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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变局之年：为什么不能抢卖菜生意，而是要仰望星空

社区团购
所谓人间烟火气是，你到菜市场，看到

新鲜的蔬菜，大婶在喊，“便宜了便宜了，5块
钱 3把”，你说 3把吃不完，她说要不你就拿
两把吧，算你 3块钱。你到肉摊，摊上一家
三口在忙碌，看上去 20岁左右的小伙子熟
练地拎起肉切一刀，508克，算你一斤吧。

所谓人间不易，是你下班了，天寒地冻，
路边角落里，两个大娘蜷缩着，面前摆一个
篮子，里头有几根玉米几个地瓜，挂着牌子
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一根 5毛。那可能就是
她们晚上的晚饭钱。

就这种谋生糊口的生意，你都身价百亿
了，还要跟他们抢。

这不是个经济效率问题，而是个分配正
义问题。

我们过去往往以提高效率的名义，淡化
商业对各群体的影响，竞争的“失败者”也往
往“愿赌服输”，而不是诉求通过政治声势来
捍卫利益。在“效率优先”的政治正确之下，
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其他行业公司，往往
只从商业角度考虑，而不顾及生态链里的其
他成员的得失。

当民意潮水转向，巨头们才赫然发现，
不能光顾着赚钱了。

租房梦碎了
租房，是每个北漂、沪漂、深漂的必修

课。
记得刚北漂时，租住一个带独卫的南向

单间，最开始只要 1800，颇为奢侈了。到期
后，不出所料，绿中介要加租，帝都租房成本
昂贵，要付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中介费，算
一下，还是续吧。后来陆陆续续换了几处，
房租水涨船高，双榆树那边的老破小不带独
卫的单间已经涨到5200元。

找正规中介虽然中介费不菲，好歹还有
点保障。朋友找到的黑中介租的房子，出差
在外没能及时交租，回来时发现家当都被中
介扔到了楼外，证书文件都丢了，投诉无
门。所以长租公寓出现，自然是有需求的。

但和任何工程一样，鼓励先行，法规、监
管滞后，长租公寓们融资扩张，高收低租，引
进金融分期，形成资金池，迅速扩张的后果
是到18年就雷声滚滚。

从公告来看，微众银行兜下了租户的债
权，年轻租户们有了解决方案。其实这解决
方案早就有，但因某个外部因素延到了 12
月4日，这期间发生了惨痛的悲剧。事情到
现在，终于有一方扛起了自己的职责，而如
果法律健全，蛋壳应该实施破产，并根据清
偿顺序公司、管理层、股东都应该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本来是根据场景的“消费贷”，实际操作
里，信息中介变成了信用中介，事实上是把
对租客的租金（应收账款）“抵押”套取了银
行的贷款，形成了资金池，资金池还不用接
入监管账户进行监管，最终“高收低租”的庞
氏骗局，把所有人都拖入了深渊。

小额分散的“消费贷”遵循大数法则，风
控模型算得过来，但变成“抵押支持贷”，就
从 to C变成了 to B，就必须对公司账户进行
全范围的监管，各方在促发展时应该承担起
相应的防风险义务。

金融或者说放贷，是个有着几千年的古
老行业，本身“放贷”在所有文明里就是个负
面的词汇，利差越大越是被憎恨，但金融的
特殊性又在于：收益体现在账面上是前置
（计提拨备、不良风险后），但风险是后置，永
续经营下可能要跨越经济周期，不可控因素
太多，所以银行股价看上去低、非银几乎是
周期性的被洗牌。

敬畏金融、审慎对待每一个产品结构环
节，对于所有新生的互联网银行来说都是深

刻的教训，唯有这样才能走得稳。（链接：长
租公寓一路跑成了新的“P2P”）

社区团购的烧钱大战，要紧急刹车了？
P2P罪人
P2P彻底凉了，野蛮生长多年，害了很

多人。（链接：中国再无P2P）
但不知怎么滴，脑海里过了一个个曾经

投身其中创业的年轻人，当时“破除金融压
抑”的说法大行其道，他们被宣传鼓动得热
血澎湃，以为国家发了“准生证”，要大干一
场。

后来不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又铤而走
险具体做错了什么，或者干脆背离初心沦为
骗局，不知道了，只知道他们消失在了朋友
圈，甚至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

可能，可能如果当初没那么宣传鼓动，
很多人就不会那么不知深浅就跳进来？

不知道了，这事情一旦开启就没有回头
路。金融哪是那么容易玩的，负债端高成
本，资产端风控难，P2P模式从一开始就弊
病缠身，引入消费贷/现金贷做资产端，更是
一条不归路，

记得P2P兴起之时，看到一个个年轻创
业者侃侃而谈，我总觉得投资人赏识也罢，
跟官员捧为座上宾也罢，获得种种奖励也
罢，等等，种种，都是不足以证明什么。

人家能全身而退，你倒未必。这个世界
有时候官就是官，民就是民，赌一把，输赢，
都是抽水的赚。

前几天有朋友发朋友圈说，又快要老一
岁，却一事无成，蹉跎了岁月。

那是你没见过外人以为你当上CEO迎
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只有自己在倒计时
坠落时刻的恐惧。

人生处处时时艰难，活得稳，活得长。
他魁子营有亲爹，你山子营草寇出身就一辈
子是草寇，要心里有数。

割你韭菜的互联网巨头，为什么最害怕
反垄断？

反垄断
1. 很难断定当年拆分AT&T是不是导

致互联网兴起的原因，当年硅谷的地很便
宜，西海岸阳光明媚没那么多盘根错节的联
姻家族，左翼屌丝们出于爱与和平、自由分
享之精神捣腾软硬件，当时没人想到这玩意
会有这么大的发展；

2. 世纪初的微软反垄断案里，假如微软
不是被起诉困在诉讼的泥潭里，其他互联网
公司有没有机会？按当时微软的商业策略，
免费浏览器战胜了网景，如果网景不被灭，
垄断了浏览器市场，谷歌是否有机会？

在互联网世界里，所谓市场份额的统治
力可能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厉害。比如
中国电商市场，10年前各家的市场份额和现
在对比是很有趣的，虽然各家都高速增长，
但份额相较几年前反而更分散了。支付市
场也是。

在一个没有权力赋予的行政垄断的市
场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巨头也很难高枕无
忧，无数竞争者会以各种办法抢分份额。

3. 那么份额不是关键，关键是滥用支配
地位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比如补贴等等。但
这不仅是巨头会用，挑战者也会用，这种动
态的博弈，是交给市场还是交给司法？

审慎的行政、司法、立法当局对此都挺
谨慎。

4. 但司法诉讼还是会有的。
谷歌、Facebook先后在大西洋两岸遭遇

的当局控诉的原因更大程度上并非市场地
位，而是对欧洲、美帝本土而言，大型互联网
公司所拥有的对信息的潜在干预能力，能影
响政治，无论它们偏向哪一边，都必将被另
一边发起攻击，保持中立，也会被欧洲视为

大西洋对岸干预的木马，这没法证伪，在政
治上，自我澄清也没意义。

存在就是最大的威胁。而美帝互联网
公司在欧洲赚取的利润通过爱尔兰、离岸公
司走账，欧洲抽不了税，美帝也抽不了税，没
有税金，那就逼它交出税金。

嗷嗷待哺的国民需要政客们搞到钱进
行转移支付填补福利。

5. 有份研究称，在本世纪初，沃尔玛每
年帮助美国消费者节省了数千亿美元，使得
美国人有更多的“剩余资金”用于其他消费，
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比互联网要大。

你看，只要你愿意，你的报告可以得出
任何想得到的结论。那么沃尔玛所到之处，
中小零售商纷纷倒闭，本土工厂又向海外转
移降低成本，本地中小零售商再无力重建低
成本的供应链，沃尔玛一家独大，并且资金
都被抽走，不像本地零售商会对社区公共事
务提供捐款发展社区，这种拆毁社区生态的
巨头，为什么不拆分？

6. 诉讼本身并不一定是基于商业逻辑，
更可能是基于政治逻辑。

那么程序正义就很重要了。程序正义
的意义不在于公正公平，因为司法女神雅努
斯的眼睛是蒙上的，她看不清真相，手持天
平，天平两端能否达成平衡，取决于抗辩双
方的能力。

所以在共和制下，程序正义的意义在
于：你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名誉就要在庭上
全力以赴，雅努斯不知道真相，她只能感知
天平两端孰重。

那么即使各方出于各种目的要拆分，被
拆分者也有权利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谁能
赢，看谁的战斗力更强。

7. 利益受影响的群体很难反映诉求，进
而影响司法对大企业采取反垄断措施，这就
使得互联网公司在扩张上毫无边界。恰巧
鼓励发展的逻辑之下，互联网被视为先进生
产力的方向，更是被默许乃至被鼓励，达成
经济弯道超车的目标。

既然有庞大的市场，那么互联网公司就
热衷在市场层面采取横向扩张，而不是在技
术层面纵向探索。依托流量，渗透到零售、
消费金融、出行、生鲜超市、住房、旅游、商业
服务、物流等等领域。在话语权上，受影响
的行业从业者更是无力反驳，唯有采取合
作。这就使得我国拥有蓝星最高的互联网
行业渗透度。

美丽以民意为基础的政务官、检察官为
获得影响力，很容易发起反垄断诉讼，标准
石油、AT&T、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
等大公司都先后领教过反垄断诉讼的威慑
力，不敢过度在国内横向扩张，但由于语言
优势、国力的优势，它们在全球有着更广大
的市场，也使得它们没必要在美丽国国内内
卷。

8. 基于共和制的经济体反而更有动力
去反垄断和拆分，因为既然有了规则，那么
大家就按规则行事。

程序正义把政治包裹了起来。在希腊
罗马时代，受指控后，要在公民大会上辩护，
如果辩护失败往往意味着放逐，但被放逐的
并不能控诉这只是ZZ迫害。

所以无论是诉讼要拆分微软、谷歌、
Facebook还是什么，美丽国人并不认为这是
对大财主们的迫害。

但在某些郭嘉里，由于没有开放的抗辩
环境，行政分支独大，司法立法羸弱，导致任
何举动都被视为是“政治性”的，是全局性
的，是难以逆转的。这就使得在反垄断上非
常束手束脚投鼠忌器，生怕失控。尤其缺少
沟通渠道、博弈能力和互信，贸然实施，最终
的结果恐怕就微妙了。

不过，这些年美帝的反垄断措施，也不
再是拆分，也是遏制其横向扩张，巨额罚款
了结官司。所以，到家门口开会威慑，抓住
各家陈年旧瑕疵，一起顶格罚50万，保留进
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力，高举轻打，静观其变，
可能是眼下大概率的措施。

9. 所以，这个世界的诡异的地方在于：
资本主义世界往往看上去“反商业”，而太平
洋对岸不断强调自己“亲商业”。

10. 多年来，阿美利坚的大型科技公司
在操作系统、云计算、大数据、自动驾驶、编
程语言、机器人、基础科学等领域纵向探
索。市场依然是有效的，在流量红利逐渐枯
竭之际，几家中国互联网巨头也在云计算、
大数据、算法、智能驾驶等领域投入巨大，蓝
星也只有中美的科技公司在这些领域竞飙，
纵向探索需要时间。

但留给某些巨头的时间并不多。资本

市场给予互联网公司们超高的溢价，是看好
其高增长、规模效应、边际成本降低、挟流量
开拓新市场，为了保住高估值、高市值，巨头
往往不断进入新领域，比如送外卖的切入出
行然后又切入电商、社区团购等等，构建自
己的流量-用户-商业-支付闭环，以支撑其
400多倍的市盈率。

这在商业上似乎成立，但在眼下的舆
论、政治环境里，可能就需要新的故事和姿
态了。

《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写道：
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突破。
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
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
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
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
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新华社刊发的会议通稿写道：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

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夯
实农业基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

显然，民意风向早变了。“顺应民意，节
制资本。”

纵观中国互联网多年的发展，是所有新
兴行业里，最少烧财政资金的，最开始是看
不懂还以为是骗子，只有外资风投敢投，后
来是竞争高度激烈，搞不好就打了水漂，轻
资产模式破产清算了也没剩几个子，无人敢
冒着“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大规模投入。
这些年，各种引导基金、国资基金多了，在做
大做强的期待下，才有抢项目，但也都是抢
明星项目，最后一地鸡毛的也不少。

抛开那些将互联网平台说得一无是处
的偏激之词，互联网平台当然有好的一面。
电商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外卖吸收
了大量劳动力，网约车增加了出行供给，等
等。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多年，自动化设备增加后，第二产业的就业
人口需求量也变得平稳，第三产业成为吸纳
新增就业人口的池子，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地
域、人口的经济体更高效运转，离不开互联
网以及衍生的各种新兴产业，同时高并发、
大流量的需求，也刺激了互联网平台公司在
云计算、大数据、自研芯片等领域的投入，全
球唯二。

没有弯腰捡六便士，就不能积沙成塔仰
望星空。在商业公司里，科技创新从来都不
是只为科技创新，而是要转化为商业应用，
转化为利润，不能创造利润的公司，又没有
国资的输血，很快就会死去。

所以问题不在于捡六便士，也不在于仰
望星空的姿态还不够高，而在于期待与现实
的预期差。尤其是毛衣站以来，人们对于科
技公司有了更高的期待，不仅仅是希望其成
为高利润、高市值的公司，更是希望其能长
脸，能帮助国家占据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减
轻国家承受的内外压力。

如果能长脸，有核心技术，那么卖得贵
一点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还会被引申为在高
端市场冲击了外资品牌，更长脸。但如果没
有拿得出手的、可挑战外资品牌的核心技
术，那么预期差的存在，反而会被舆论反噬。

互联网主权论被越来越多国家接受是
把双刃剑，坏的一面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
的难度会逐渐加大，在对于大公司而言，本
土的增量流量逐渐见顶，存量流量日渐高度
红海，再在存量流量池里不断扩张，挤压生
态链里其他弱小的竞争者空间，就会被视为

“胜之不武”，加剧国内内卷化，会加重舆论
质疑其“存在的理由（正当性）”。

在如此现实、舆论环境下，很多原本隐
忍不发的声音、措施，就有了民意基础，实施
起来也就是顺水推舟。社区团购已存在多
年，为何今时今日才被全方位猛烈抨击；各
家平台被批评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也
多年，为何如今才出反垄断指南。

过去的“小毛病”，如今都成为“大问
题”，只不过是民意潮水转向后，平台野蛮生
长的年代过去了，上下无条件支（纵）持（容）
互联网平台公司的时代也过去了。

但这并非全局式的逆转，而是原本应存
在的监管监督，有了民意基础后，实施起来
更理直气壮。

所以，有多大体量就要承担多大责任，
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可能是：不要问郭嘉
还可以改变什么，而要问你为郭嘉做了什么
贡献。


